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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人文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永善县城以南十余里，有一片肥沃
的土地，那里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简直
就是大自然刻意规划出来的天然的公
园。很久以前，那儿分别是两个不相隶
属的地方，东南边的叫“双龙”，西北面的
叫“飞凤”，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这两部
分合二为一，且从两地的名称中各取一
个字进行组合，重新命名为“双凤”。

双凤的面积不算大，可只要听听它
的那些小地名：擐擐桥、龙潭、大厂坝
……你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印象：那儿就
是一座依山傍水、物产丰富的村庄。

擐擐桥

从永善县城到双凤，擐擐桥大致在
中点位置，处于桐堡和双凤交界的地方，
过了这座桥，也就到了双凤了。据老人
们讲，那地方原来是有一座桥的，桥在新
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存在了，具体修建时
间则难以考证。1963 年，老桥被毁，人们
就在下游不远处重新修建，才有了现在
这座桥。

擐擐桥是一座独拱石桥，长约十三
米，高十四五米，宽近五米。小时候，我
常趴在高高的护栏上往下面看，桥下深
沟的两侧常年树木 掩 映 ，沟 里 水 流 湍
急，吼声如雷，脚下的桥仿佛在颤抖，多
看一会儿就会感到头晕。沟水发源于数
十里外的山林之间，非常清澈，记得年幼
的时候，母亲用背带背着我去县城，我指
着桥下的水要喝，母亲无法，直到答应到
了街上就买水果糖给我吃，我才作罢。
水流冲过桥下时，就形成了一个水潭，天
气暖和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小孩子光着
身子到水潭里玩水嬉戏，水潭的四周是
一些光滑而干净的石头，玩累了的孩子
们不再喧闹，他们或躺或坐，在石头上面
安静休息。

到了双凤一侧的桥头，公路和小路
就分开了，公路在下，小路在上，对步行
的人来说，小路当然是捷径。小路边崖
壁上生出一个小石窝儿，一股细细的清
凉山泉就流到石窝里，方便了往来的行
人，稍稍俯下身子就能喝到清冽甘甜的
山泉水，讲究一些的则要在附近摘一两
片翠绿色的桐子叶，卷成漏斗状舀水吃。

擐擐桥一直以来都是县城通往南面
的咽喉要道。以前，桥面常常泥泞不堪，
除了拉粮上公粮的时间外，其他的时候
就极少有车辆通过，来往于县城都得靠
步行。双凤附近的人们通过这座桥将白
菜、柴禾等物品送到县城的市场里，然后
又汗流浃背地将煤油、布匹等百货背送
到双凤以及其他几个更远的村子去。来
往的人们往往都会在桥上歇一会儿，将
背箩放在桥面两边用石条搭成的中空的
护栏上，背背架的则将打杵拄在桥面上
歇息，撩起衣襟擦擦汗，顺便享受一下吹
过桥面的凉风。现在，桥面已经硬化了，
桥两头的公路也早已硬化并且加宽，车
辆更是多了许多，已经极少有人走路
了。每天往来于这座桥的各种摩托车、
小轿车络绎不绝。如果不想开车，只需
10 元钱就可以坐着专门经营农村客运的
车辆到县城，或者从县城回家。如今双
凤所产的大米、桃李、枇杷等优质而丰富
的水果和粮食，都是通过车辆源源不断
地运到县城。春节过后，许多人怀着梦
想，走过这座桥去往远方拓展生活的空
间，逢年过节时又满载而归，带回无比的
欢乐。

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来往往、悲
欢离合的擐擐桥，也见证双凤村从饥饿、
贫穷，走向富裕幸福的历史变迁。

野鸭塘

沿着擐擐桥向北走一里路就是野鸭
塘，那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水塘里有
鱼，还经常有野鸭子飞来飞去。

野鸭塘离我家所在的村庄有十里
路，父亲要到那儿去干活，具体任务是同
其他十来个人一起将野鸭塘里面的淤泥
弄出去，是属于出义务工。我那时只有
五六岁，还没有上学，就跟着去玩。

除淤泥的劳动是非常辛苦的，父亲
每天天不亮就吃了饭从家里出发，我家
在南边，野鸭塘则在双凤的北端，记得当
时有人讲过，说野鸭塘的中间部分很深，
曾有人用两根竹竿连接起来一直往下
插都没有触到底部。父亲和村人要在塘
中几乎齐腰深的水里一直干到天黑，从
水塘里面出来的时候已经满身污泥。有
一次父亲的脚掌在干活的时候被划了很
深的一道口子，那些年条件差，没有对伤
口作任何处理，收工以后他就跛着脚带
着我回家了。

可是对我来说野鸭塘却是颇有乐
趣的地方。那些淤泥里面有泥鳅、黄
鳝、螺蛳，有时还会见到一种金色细鳞
的小鱼儿，最为吸引人的还是一种叫
作菱角儿的东西，很硬、深黑色，还有

两只弯弯的尖角，用石头砸开坚硬的
外壳，里面的肉呈白色、多汁，而且非
常甜，好吃极了。后来，我偶尔从野鸭
塘边路过，可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
好吃的菱角了。如今，野鸭依然常常
在野鸭塘里嬉戏觅食，塘边上偶尔还
有从县城过来的垂钓者静静守候着，
他们和野鸭一样，也在眷恋着野鸭塘
这个地方。

桩桩碉

十多年以前，从野鸭塘往南六七里
路就可以看见一座高耸的土碉，那就是
双凤的桩桩碉。

如果要问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双凤
村的形象，我觉得一张桩桩碉的照片就正
好。桩桩碉是一座五层楼高的土碉，多年
以来都是村干部办公的地方，是双凤行政
村的中心。当年双凤还在被叫双凤乡的
时候，人们就把那儿叫“乡上”，后来双凤
改称双凤大队了，又改叫那儿为“大队”，
但是部分人还一直叫那儿“乡上”。

据老人讲，桩桩碉原属于一家贺姓
大户，始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土木结构，
其实当初一共是六层，顶层是黄泥、石
灰、谷草混合的灰浆糊成的平顶。后来
由于下雨时顶层积水、漏水的问题无法
解决，就把最上面的一层拆掉，换成了当
地最常见的瓦房，于是就有了桩桩碉这
个名字。

相比于四周矮小的民居，桩桩碉显
得非常突兀，简直就是鹤立鸡群，墙壁要
比一般的民居厚许多，墙上有很多里面
大外面小的窗口，据说那是当年为防备
匪患而专门设置的枪眼。由于风雨的侵
蚀，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碉的外墙泥土
就已经大量剥落，屋檐和墙壁到处都有
鸟窝，偶尔还会看见蛇和老鼠在上面出
没。碉的后面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秋
去冬来，落光了叶子的皂角树陪衬着碉
楼，显得更加沧桑。

碉下面就是办公区域和一大片地
坝，地坝是全村人看戏、看电影和开大会
的地方。特别是看电影样板戏，是那些
年人们极少有也极为期待的娱乐活动，
作为喜欢热闹的小孩子，那儿无疑为我
留下了许多快乐的回忆。

前些年，为了方便群众办事，村委会
迁走了，桩桩碉也拆除了，带着它周围发
生的那些故事，成为了历史记忆。

龙 潭

龙潭就在桩桩碉的附近，是一眼水
量丰沛的清泉。龙潭的前面原有一石
块，石块上有两个像马蹄印的石窝，据
传那是诸葛亮南征的时候到龙潭饮马
留下的痕迹。马蹄印我无缘得见，石块
也不知所终，龙潭的水倒是有机会经常
喝到。

龙潭水夏天凉爽，冬天则显得很暖
和，流出很远了都还在冒着热气。周围
的大姑娘小媳妇常年都要到那里去洗
菜、挑水，或者带着一家人的脏衣服来洗
涤，因此这里随时都有欢声笑语，十分热
闹。旁边有一棵老树，树的根部已经形
成了树洞，有人在树洞里放了一只碗，方

便口渴了的行人舀水喝。
龙潭的附近是双凤最为肥沃的地

方，一层一层的梯田错落有致，以龙潭为
中心辐射开去。这儿的粮食产量相当
高，而且品质优良，双凤这些良田里生产
出的糯米远近闻名，是制作汤圆和粽子
的上佳原料，而用双凤本地生产的小麦
加工出来的面条，则是我从来就没有吃
够的美味。

丰富的水源加上勤劳的村民，每到
收获季节，这片肥沃的土地总会给人们
以丰厚的回报：金灿灿的谷子、颗粒饱满
的玉米，还有大豆、蚕豆、枇杷……

乌桕王

龙潭往南一里路，有一棵巨大的乌
桕树，这棵乌桕树和龙潭都得到过永善
作家陈永明的关注并撰文记载。据考
证，这是云南发现的最大的乌桕王，树高
有四十米左右。乌桕树像一位老农，雄
壮挺拔，树干笔直，上面都是些皴裂的树
皮，树冠像一把巨大的撑开的伞，庇佑着
周围的土地。

春末，在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金黄
的乌桕花开满枝头，巨大的乌桕树成了
蜜蜂和蝴蝶的乐园，一些条状的花卉从
树上跌落，那些花都带着一股甜甜的香
味。秋天，是乌桕果实成熟的季节，成熟
的乌桕果外层是爆开的黑色表皮、很硬，
尖而锋利，果实为白色。敲开果壳，就能
看见灰白色的果肉，光滑圆润，乌桕的果
实是上好的榨油原料。乌桕的果肉吃起
来非常香，可大人是不许我们吃的，因为
乌桕的果实有毒。深秋时节，翠绿的乌
桕叶开始变成黄里带红的颜色，在蓝天
下分外鲜艳。凉爽的秋风拂过，乌桕叶
从高高的树梢纷纷飘落，把周围的土地
也变得斑驳而美丽，那是乌桕王独有的
风景，也是它给生活在周围的人们特别
的馈赠。

大厂坝

大厂坝是双凤最南端的一个自然村，
在两座山相接的地方，那是我成年以前生
活的地方。在我的印象里，大厂坝有三个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块很大的、方形的
地坝，一个巨大的库房和一口占地面积五
六亩的水池。而周围则是一些渐次低下
去的水田，参加工作以后去北京看见了天
坛，总觉得大厂坝和天坛之间很有几分相
似。

地坝主要是用来晾晒粮食的。中秋
左右，到了收割谷子的时节，泥地坝被大
人们用一种叫打板儿的农具处理得非常
光洁，待地面干硬以后，白天就要晾晒谷
子、大豆等粮食，太阳落山以后，干了的
粮食要收进仓库，没有干的也要收拢，用
谷草、帆布等覆盖起来。孩子们就到地
坝上翻筋斗、打陀螺，或者在空地旁的谷
草和米豆秸堆里躲猫猫、搭房子，玩得不
亦乐乎！因为地势较高，极目远眺，冬
天，远处大凉山连绵不断的雄伟山峰大
多时候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有时映照
碧空，有时云遮雾绕，令人心驰神往；暮
春，小河对面山脚下那些土地周围大片
的桐子树开满红心白瓣的桐花，从大厂

坝望去，像烟雾，像云霞，让人如痴如醉。
仓库是建在大厂坝边一间很大的屋

子，我们都叫它公房，主要功用是储存粮
食，公房足够容纳整个生产队的粮食。
从地里收回的粮食在作为公余粮上缴给
国家和分给各农户以前，就大量堆积在
地坝中以及公房里。为防备粮食被盗，
夜间就需要值守，人们在公房的房檐下
用木片钉成一个方形悬空的小木楼，只
有简陋的木梯同地面相接，令人觉得这
就是大一些的鸟巢，那就是守公房的人
晚上睡觉的地方。

轮到父亲值守的时候，我往往都要
跟着去。吃了晚饭，在天快黑的时候，我
和父亲从家里扛着被子和草席到公房
去，父亲到小木楼里把草席和被子铺好，
然后带着我到地坝的每一个谷堆周围检
查一遍，在确认一切平安以后才去睡
觉。冷风从木板的缝隙吹进来，如果风
太大或者发现要下雨的时候，父亲就会
披上衣服从木梯上下到坝子里去，用帆
布或者谷草扎成的“毛伞”（一种覆盖物）
把谷子盖好，再用木板等东西在上面压
实才回到木楼上，陪我说一会儿话，然后
劳累了一天的他很快就睡着了。我一个
人静静地躺着，偶有南归的大雁鸣叫着
从夜空飞过，有时还会听到对面山脚下
传来狐狸的叫声。当地人把狐狸叫“毛
狗儿”，将它们看成有一定魔力的动物，
说它们会偷吃农民的鸡，还无端地将它
们的叫声视为不祥的征兆。但是我却
非常喜欢它们，那是一种神秘、敏捷而
又害羞的生灵，我只在割草的时候有几
次机会看到过它们在丛林间一晃而过
的黄色身影。

因为大厂坝地势较高，生产队在地坝
的边上建了一个正方形的被我们叫堰塘的
水塘，以方便灌溉周围的土地。其实堰塘
里面也曾经养过鱼，记得有一年的端午，生

产队打鱼卖，人们把收割稻谷时使用的掼
桶放到水塘里，再拿来一些底子已经破烂
了的背篼，发现鱼了，就将背篼口向下猛地
罩住，然后捉住鱼扔进掼桶去。那是一种
多么混乱而又兴高采烈的场面！抓鱼的人
满身都是泥浆，呼喊着跟着鱼追，鱼当然不
肯轻易就范，拼命四处乱窜，有的鱼很大，
有人被甩动的鱼尾击倒在水塘里。其中一
条有六十多斤，就单独装到一个箩筐里，由
两个人抬着送到二十里外的县城去卖。堰
塘中间区域水很深，能淹过头顶，所以游泳
是被大人禁止的，只能在打猪草的时候或
者放学后偷着去。我游泳的技术不好，只
会狗刨式，经常都是被小伙伴们嘲笑的对
象，很多时候就只能是双手趴在堰塘的边
儿上，用双脚弹起水花，找一下游泳的感
觉。堰塘里面有一种水草很长，到了春末，
人们就到堰塘中去把水草捞出来，那是一
种很好的猪饲料。那些年的冬天要冷一
些，堰塘里的水会被冻住，小伙伴们就会放
低身子用泥块往冰上扔，泥块滑出很远，发
出“哗哗”的声音，或者将堰塘里面像窗玻
璃一样的冰取出来玩，有时甚至咬着吃，小
手冻得通红也毫不在乎。

堰塘边有八九棵巨大的柳树，有的
已经形成空洞，树梢上经常有苍鹭、喜
鹊等鸟儿驻停。一对喜鹊夫妇在其中
一棵柳树上面筑了巢，曾有粉红色的可
怜而又可爱的雏鸟不小心从翠绿的枝
叶间掉到树下的草丛里，人们抬来木
梯，小心地把它们送回巢里。在春天快
要结束的时候，柳絮飘落到堰塘里，随
着水波轻轻荡漾，成群的小鱼追逐着柳
絮嬉戏，偶尔还会吐一个水泡。小孩子
将缝衣针弯成鱼钩，躲在柳树下面钓
鱼。一次，一个性急的钓鱼郎猛然拉起
鱼竿，甩出水面的鱼钩恰好挂住旁边一
个少年的耳朵，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在
少年的叫唤声中将鱼钩摘掉。堰塘外
沿的土坎上有一些小洞口，用木棍撬开
就可以得到一种叫泥蜂窠儿的东西，有
小孩子的拳头那么大，全身都是小孔，
非常好看。

长岭岗

小时候常常到明子山上去，站在山顶
向西南方看，双凤的全貌尽在眼底，在双凤
靠近邻村玉笋边界处横搭着一长条状的土
地，一年四季几乎都呈现出浅黄色，和附近
其他地块很不协调，就像人脸上长的一块
癣，显得特别刺目，那儿就是长岭岗。

农忙时节，我们曾在老师的带领下
去那儿干农活，那个地方的土地非常贫
瘠，地里夹杂着许多黄里带黑的小石
块，水资源奇缺，稻田很少，而且都干裂
了。近些年，长岭岗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依靠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解决了
水资源不足、交通不便等问题，成片的
枇杷林绿化了原本贫瘠的土地，充盈的
果实甜蜜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

长岭岗就像是双凤的一个缩影，当
年的双凤虽然被人们冠以鱼米之乡，可
事实上那时的双凤是闭塞而贫穷的。如
今一条横贯而过的公路上各种车辆川流
不息，双凤已变成了花园一样幸福而美
丽的村庄。

如今我住在县城，只能常常在安静
的夜晚向着双凤的方向张望，看白天飘
扬着的袅袅炊烟，看夜里闪烁的点点灯
火，我常常感觉它仿佛在对我说些什
么。已经不能像儿时一样在那儿长住
了！我浮想联翩，对双凤有深深的祝
福，有淡淡的乡愁。

双凤村的村庄地标
颜光华 文/图

大厂坝及其附近的梯田。

双凤桩桩碉。


